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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19049新竹縣客家獅口述訪談-黃正鉅談到南部參與比賽的經驗

李依柔：剛才有講到就是有分文的和武的，就是學樂器的、打鼓的，就是學那個文的，然後學武的就是打拳和打獅？
黃正鉅：沒有，他們以前都全部一起，你會打鼓就打鼓啊，各有天份啦。有的人怎樣也不會打啊，鼓啊，他學到死也不會，拿獅頭學到死也拿不好，但是他可以扛大刀很厲害啊
李依柔：那你們「正」字輩有多少隻獅頭？
黃正鉅：可以拿獅頭的人？像我會嘛，我二哥黃正章，還一個黃正潮嘛，那也是我堂哥啦，「正」字輩的來講，３、４個啦
李依柔：那大面小呢？
黃正鉅：這個就是你動作一直像猴子就可以了，比較還好，這個比較有學問，動作要那個（傻乎乎的），目前我們「正」字輩有一個，這一個就夠嘛，這各一個就可以，他不用獅頭要換，那’個要換。所以最好的，他們以前傳統的打法是直接外面進來換，獅尾比較沒有換，獅尾可以頭打到尾他不用換。
李依柔：打全棚也不用換嗎？
黃正鉅：不太需要換，最多換一次，那獅頭來講的話，還是會需要換
李依柔：要怎麼換？他就跑出去？
黃正鉅：不是，人進來卡位，以前專門這樣換，現在我們有美化，比較好看，就裡面頭和尾換，獅尾換獅頭，所以獅尾會打的話很好，他們就可以一直換，獅頭很累，那個很重，所以要可以換比較好，以前他們老一輩的都是外面換，外面進去這樣換，那只有一條獅，以前出去沒有說二條、三條，只有一條，就一隻獅子，要出場就是一隻獅子，我從小就看他們出去外面，出門我看很多啊。
李依柔：你說一隻獅頭是他打到底嗎？
黃正鉅：不是，就是一隻獅子，現在不是有二隻嗎？有的人有二隻、三隻那些
李依柔：他就是要出場，然後再換一個人進來？
黃正鉅：不是，我是說獅頭啊
李依柔：對獅頭只有一個
黃正鉅：就只有一條獅子在武啦，在表演啦，現在我看他們很多都二隻、三隻在表演，那個都是變了，傳統就只有一隻啦，一隻，然後那個獅頭換就是，獅頭換的時候就是，他累了，看他累了，就外面進場換他出來，休息一下，不會累了，又再換人進去
李依柔：那鼓要怎麼知道獅頭累了？
黃正鉅：他會看啊，鼓會看獅啊，所以那個打的就是讓他去換，換人，整個人換出來，不是說休息（不是獅子休息），換人出來休息。那一般獅尾的話比較不必一直換，所以那一次我們去鹿港，去鹿港表演的時候，那是比賽喔，全國的，比賽有沒有，我們是亞軍
李依柔：那一年的事情
黃正鉅：那時候應該是民國80幾年，在鹿港，在鹿港國中表演，全國的，那都「祥」字輩的，還是他們「祥」字輩在打
李依柔：還是「祥」字輩在打？
黃正鉅：對，主要「祥」字輩，那我們「正」字輩就是獅尾啊，其實獅尾還是「祥」字輩，搭配的比較有默契，結果那時候我那個叔叔（黃祥聲），還有另外一個過世的叔叔，三個拿獅頭的，他們三個換，那時候呢，其實我們武的各方面都非常好，那個裁判在台上，那時候我站在後面，我站在台上後面裁判那邊，那裁判打分數的時候，他們說這個太老了，一直會睡覺，一直會……那個觀光局，好像還是省的耶，台灣省觀光局，那個他知道耶，行家耶，他說這一隊一定要給他前三名，他說這個沒有了，他說你看他們那些都是老師傅耶，他說只是年紀大了，會累啊，那其他三、四個裁判說一直睡覺，他累了，還沒換到就倒下來睡了嘛，就在玩嘛，這也是花招嘛，結果那個局長啊，觀光局裡面不知道有一個，他就堅持耶，最後我們第二名
李依柔：那個時候「祥」字輩也已經60幾歲了？
黃正鉅：6、70囉，比較大，像我爸爸可能都70了，年紀都比較大了，我爸那時候做這個嘛
李依柔：他扮大面？
黃正鉅：對，他那個身材很軟，這個就像那個很俏皮的那個歐巴桑，所以那時候最後我們第二名，那本來那個觀光局他說我們應該第一才對，他說這沒有了嘛，那時候我們說這你們看不到，因為那時候「祥」字輩的他們，不是像現在他們那些這樣武而已，他們是照規矩全部來，只是沒有打拳，沒有武器，那獅道是完全照那個規矩，完全照傳統的來，所以那個他懂，他行家嘛，其他那些不懂的，什麼教授一大堆，他們不懂嘛。有一次我們去嘉義啊，在嘉義，也是比賽喔，也是那個，結果那個黃鴻龍，現在很有名，斗六的那個，他最近才帶團到大陸去，他是台灣獅嘛，到美國去表演，黃鴻龍，我印象很深，他就知道我們這個客家獅很特殊，結果他知道說那些裁判的話，都是看那個花招很漂亮，結果那時候黃洪龍找我啊，他說來，你把獅頭拿到司令台上面，就評審上面，叫他說找一個下來拿，叫那個評審啊，叫他說你下來拿，那一個會拿的話，你才有資格來評分嘛，不然你憑什麼評分，那個王宏隆，他是全國武術理事長，他知道我們的客家獅很珍貴了啦，他就講，叫我獅頭拿到司令台上面去，然後叫一那個裁判，你哪一個下來拿，不然你就不要給我在這邊評分。那時候我就和他講，我那時候還好像是大學畢業以後了啦，我就說不要這樣啦，出來不要糾紛啦，不要啦。所以我們每次出去表演，真的都是，行家一看就知道，像我們這個東西，一戴上去有沒有，現在都做的很漂亮啊，這個一百年了耶，這個完全用鐵板有沒有，用鐵凹出來的耶
李依柔：我們看一下裡面
黃正鉅：這個裡面沒有，空的啊，就這樣啊，這是墊著嘛
李依柔：這裡是錫？
黃正鉅：鐵
李依柔：所以知道這個是誰做的嗎？
黃正鉅：這個是我爸他的師傅做的
李依柔：是鄭家的獅傅做的嗎？
黃正鉅：師傅的師傅啦，應該是這樣講，他更早，那個師傅（做大面的）不是那個師傅（教打拳的），師傅手認識啊
李依柔：你的意思是，鄭家帶他的師傅做的來黃家？
黃正鉅：對對，帶來這樣的，那這個(小面)也是自己做的。像我剛才和我叔叔講，我叫他講去屏東，那一次我有去，屏東那一次，我那時候很小，我印象很小，我有跟著他們去啊
李依柔：就是民國60幾年？
黃正鉅：應該是5、60年，那時候屏東啊，他們大拜拜，那有一個地方上的等於是爐主，還什麼的
李依柔：廟會？
黃正鉅：廟會，他們有大醃鷄比賽，那時候我的卬象中他的醃鷄很大，他請很多陣頭，也請我們的獅子去，請我們去表演，因為我們屏東那邊有親戚，所以他知我們黃家這個武獅的隊，他就請我們下去，在屏東市，要去要3、4天耶，因為那個去就要一天了，那時候沒有高速公路
李依柔：你們坐大卡車？
黃正鉅：那個大卡車，那個長的那種，像現在載菜的那種，以前載菜的那種大卡車，用那個大卡車載，因為人只能坐在車後斗，然後那個獅頭啊，兵器全部都上去，還有大鼓，那時候要去之前，我印象很深，我爸爸他們就講，「祥」字輩就講他，這個卡車後面一直以來就不能坐人嘛，怕我們跑這麼長途，就特別請分駐所的所長，他那時候一毛四，叫他說，請他一起，等於是做伴，做陪這樣去，然後萬一被欄到，可以那個啊，結果出發了，可是到西螺大橋被欄下來，一看，坐那麼多人啊，結果那個所長下來，他鳥都不鳥他，他根本不理他，那時候那個好像是公路大隊的，我印象是，那個警察戴著白的安全帽，那時候我們講那個大人叫「白頭翁」啊，有一種鳥啊，他照樣開單，然後還是給我們繼續往前，我們說我們要去廟會，還是給我們繼續去，回來就沒有遇到了。去那邊表演，那邊街上人山人海，當然一樣先打整套的，然後就遊街嘛，遊街的時候，逢廟就要去參神，要拜。現在參神都有規矩的，你獅子要進廟有一定的規矩耶
李依柔：參神要打多久？
黃正鉅：參神差不多五分鐘吧，大咬、小咬、中間，然後要進他廟裡面的時候，要進門的時，那個都規矩耶，要門咬一咬，進去，進去以後呢繞一圈，然後出來，退出來以後又一樣，那個都是一直傳統下來就這樣，那個我還會啊，傳承那個我知道，看很多嘛，參完神，拜廟，遊街，遊街的時候，那家家戶戶都會有紅包，然後你獅子就在他邊武一武，然後就去咬他的紅包這樣。一家一家去，那有帶的人，當地有帶的人，他就故意帶去那個酒家，屏東那時候很多酒家，有的都還3、4、5層樓耶，獅子都故意把他引上去，然後走樓梯，衝到4樓，3、4層樓去耶，然後在裡面弄，我印象非常深，那真的叫做鶯燕亂飛啊，那拿那個獅頭的就是我那個四叔啊，我印象很深，那時候咬到紅包有沒有，那時候背著塑膠袋子，滿滿的紅包，滿滿耶，然後就這樣，那都有紅包
李依柔：那他拿著獅頭怎麼帶那個紅包？
[bookmark: _GoBack]黃正鉅：他咬起來以後，然後拿給獅尾，從裡面拿給獅尾，獅尾再拿給專門跟著提袋的人，那跟著提袋子的是師傅啊，是師傅級的耶。
